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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龙华革命烈士纪念馆和南京
雨花台烈士纪念馆里，我看到一个特别
的名字，他叫“保尔”。因为他牺牲时用
的是化名，他的家人在他牺牲 50余年后
才知其革命和战斗的一生。
“保尔”的真名叫许包野，是中共地

下斗争时期我党杰出的高级领导干部、
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在上世纪三十年代
的上海滩，他曾令敌人大动干戈却又无
可奈何。

许包野从厦门市委书记的岗位上调
任江苏省委书记时，为了防止敌人再度
破坏省委的阴谋得逞，所以化名为“保
尔”。通常敌人破坏我地下党组织主要
靠我们党内的叛徒，“保尔”这名字使得
叛徒也无从找到这位新任省委书记的
“背景线索”，更不知其“长相”等情况。
从 1927 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有头
有脸”的共产党高级领导人想在上海公
开场合出现已无可能，即便乔装打扮也
很容易被暗探特务抓获。中央把基本没
在上海露过脸的许包野从厦门调来出任
江苏省委新一任书记，客观上来说也有
这一因素。

许包野 1900 年出生于泰国暹罗。
算命先生最初给他起的名字叫“许金
海”，显然是希望其长大后发财致富。对
中华传统文化格外崇尚的父亲在许金海
7岁时，将整个家都搬回了广东澄海老
家。幼年时许金海就进了私塾读书，后
来又进入澄海中学。这所实行新式教育
的著名中学给了许金海特别重要的启
蒙，他立志要做一个有用于社会和国家
的人。

1919 年，中学毕业的许金海受到
“五四”运动的洗礼，更加明白了“救国”
的意义。也就在那一年，他听说北京大
学的蔡元培校长正在出面组织招考赴法
留学生。许金海听说后心潮澎湃，立即
报了名，并自起“许包野”大名，意在雄心
与志远。

汕头一考，澄海的许包野名列第三，
成了公费留法学生。出国留学，对许包
野来说，有种鸟儿挣脱笼子一般的自由
之感。但有一件事让他很沮丧：他身边
已经有了一个不识字的农村姑娘做他的
媳妇。

关于他与这位不识字的媳妇之间
的故事也很传奇：已经留洋的许包野开
始主动“劝离婚”，后来不成就想“休
妻”，然而都没有成功，最后就采取教妻
子识字的办法。妻子很乐意，但认定
“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父亲极力反对。
许包野这回真“野”了，下定决心要把妻
子教成“才女”。于是俩人靠通信教授
知识，从“尔——即汝、女、子、而、若、
君”“他——即其、之、渠、彼”“我和尔就
是我们（多数的）”学起，竟然成了“月月
通信”的精神夫妻，在留法学生中一时
传为佳话。

许包野留法时，正好遇上了中国革
命初期的一批才俊，如周恩来、蔡和森、
向警予、陈毅、李富春、邓小平等同学，他
们的革命激情和斗争精神一直在影响着
这位原本抱定“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理
想的澄海青年。许包野学的是哲学和法
律。而当时的欧洲，马克思主义和共产
主义学说正风靡一时，特别是在留法的
进步学生中广为传播。许包野作为哲学
和法律专业的学生，他对《共产党宣言》
《国家与革命》这类书的学习与研究自然
比一般人更方便和深入。

1922年，周恩来等中国学生在巴黎
成立“少共”时，许包野已经从里昂大学
转学到德国哥廷根继续学哲学，兼修军
事学。许包野到了德国后，其学费和生
活费要比在法国时高出 3倍，但崇尚教
育的父亲还是咬着牙满足了儿子的需
要，这也体现了潮汕地区高度重视教育
的传统。

哥廷根优雅的古建筑、茂密的山林
和迷人的冬雪让身为潮汕人的许包野着
迷。让许包野感觉更自由的还是大学里
的学习气氛，因为那里从专业、课程到教
授，学生都可以自由选择。

自由的氛围对研究学问来说可谓
意义重大。与同时旅欧的中国留学生
相比，许包野的学习时间和环境远超
他人。在革命队伍中，他是海外学习
时间最长（11年）、学历最高（双博士学
位）、外文最好（懂英、德、法、俄、奥、西
班牙六国语言）的一位罕见的革命
者。1923 年 10 月 10 日这一天，对许包
野来说非常重要。一门心思“搞学问”
的他，遇上了一位举止稳重、理着平头

的军官出身的中国留学生，他叫朱
德。几次集会和相处，许包野觉得朱
德是位可以信任的“大哥”。这一年，
许包野在朱德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

参加革命后的许包野开始以自己所
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和思想，与朱
德等进步留学生一道从事革命活动，结
果引起了德国政府的不满。许包野被德
国政府驱逐出境，到维也纳继续完成哲
学博士的学业。次年，许包野在拿到哲
学和法律双博士学位后，受组织派遣到
了莫斯科，在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中国
班”任教。许包野风度翩翩、知识渊博，
不仅成为许多中国革命青年留学生崇拜
的偶像，还因为他兼任莫斯科地方法官，
也受到很多年轻的俄罗斯姑娘青睐，但
许包野始终钟情于他的“尔”——妻子叶
雁蘋（原名叶巧珍，是许包野为其妻改的
新名）。

1930 年，一位名叫尼古拉·奥斯特
洛夫斯基的苏联青年战士作家写了一部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立即轰动全苏联，
于是“保尔”便成了无数革命青年的偶像
和榜样。
“同学们，你们现在不要再叫我‘许

老师’了，叫我‘保尔’！”年轻的许包野教
授在当时应该算是很“潮”了，他在讲台
上这么一介绍自己，更引来学生们的热
烈掌声。“保尔”老师就这样出名了。那
段时间，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和中山
大学学习的中国青年，都知道有位中国
面孔的“保尔”老师。

现在，“保尔”突然出现在上海滩，让
那些不曾在苏联唱过“莫斯科郊外的晚
上”的敌人们一时间有些摸不着头脑。
然而事情并非那么简单。国民党反动当
局企图将共产党的首脑机关和江苏省委
彻底扼杀在上海的行动，在上世纪三十
年代前后的那段岁月里，可谓“翻江倒
海”，而且也确实产生了效果。

许包野是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回
国的。离开祖国 11年，有着哲学和法律
两个博士学位以及 5 年莫斯科东方大
学、中山大学任教经历的红色教授许包
野借道满洲里，秘密回到了久别的祖
国。他亲吻了祖国的土地，发誓要把日
本侵略者赶出中国……

为了隐蔽革命身份，他特意绕道先
回到老家澄海，与家人团聚。见到妻子
叶雁蘋和已经长高到与他齐肩的儿子
时，许包野百感交集。

仅在家住了半个月，党组织就派他
到厦门组建地下党组织。为了不引起敌
人的注意和跟踪，许包野脱下西装、换上
长衫，装扮成一名海员，先乘轮船到了新
加坡，再转至厦门。此番厦门之行，让许
包野大感意外的是，因为形势严峻，与他
接头的党内同志不敢轻易认他。无奈之
际，许包野说：“我听说我二弟许泽藻在
你们这儿工作，他若在场可以为我作
证。”
“听你的描述这个人好像是我们这

儿的许依华同志。以前他在省委工作，
现在转到我们厦门来了，是我们的宣传
部长。”厦门的同志说。
“快叫他来吧！”许包野赶忙说。他

与弟弟 11年没见，早已思念不已，更何
况在特殊背景下的异乡厦门相见。
“哥！真是你呀！哈哈……我的好

大哥啊！你让我和嫂子他们想死了呀！”
不一会儿，一位年轻利索的小伙子出现
在许包野面前，然后一个箭步抱住了许
包野，连声道。

他就是许包野的二弟、共产党员许
依华，即许包野在家称呼的弟弟“许泽
藻”。一对共产党员亲兄弟，相隔 11年
相见于他乡，让厦门的同志十分感动。

然而许包野虽为中央特派到厦门，
可厦门党组织需要与苏区的中央对接并
确认他的市委书记职务。这个过程非常
复杂，因为当时苏区形势非常危急，加之
福建龙岩一带也是国民党反动派重点的
“剿共”区，厦门与苏区之间的地下交通
线也就变得十分脆弱和危险。所以此后
的半年里，许包野只能作为一般党员参
与厦门的工作。

后来，被正式确认身份和职务的
许包野，全身心投入革命工作和对敌
武装斗争。他的经验和工作能力得到
了充分发挥。至 1934 年 6 月他受命离
开厦门时的两年多时间里，他不仅在
白色恐怖中恢复了厦门党组织，并且
在厦门岛上发展了 17个支部、150多名
党员；厦门中心市委所属的闽南地区
十多个县、市党员发展到近千人，正是
这支力量，让厦门和闽南地区的武装
斗争风起云涌，有力地配合了中央苏

区的革命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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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保尔”来到了上海。“保尔”所
看到的“东方巴黎”，形势远比他想象中
的要严酷得多。身为江苏省委书记的他
竟然只能与党内一个同志接头和见面。
因为敌人放出的大批叛徒，几乎已经渗
透到了我党上海中央局和江苏省委的每
一个要害机构，这就是当时国民党当局
实施的所谓“细胞战术”。

这种“细胞战术”非常恶毒，对我党
组织造成了严重破坏。国民党特务机构
一旦发现嫌疑对象便实施逮捕，关押后
便派出劝降水平较高的特务对其进行威
逼和恫吓，劝其叛变。在严刑拷打和特
别手段的诱骗下，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人
就叛变了，这些人就成了敌人施行“细胞
战术”的武器。这些“癌细胞”对我党组

织的破坏和同志的生命安全损害极大，
因为他们有时装得比革命者更“马克思
主义”。由于地下党组织被破坏得特别
严重时，一般都是单线联系，于是甚至有
叛变者假冒自己是中央或上级新任命的
“某某书记”，既骗下面，又骗上级，结果
稍不留神，我党组织就可能被“一窝端”。
“保尔”就是在这个时候上任“江苏

省委书记”的。许包野考虑到当前的复
杂形势，出发时就在厦门带了位女共产
党员假扮夫妻到的上海。哪知一到上
海，组织就告诉他，不能与此女在一起，
因为她的丈夫已经当了叛徒。

中央特别指派原江苏省委秘书长杨
光华作为许包野在上海的接头人。杨光
华别名子才、老周，湖北人，1927年入党，
参加过组建洪湖地下党组织，曾在贺龙领
导的工农革命军任党代表，当过中共湘鄂
西临时省委书记。因为在党内受“左”倾
领导者的排斥，后调到上海中共中央局互
济总会工作，1934年 3月任中共江苏省委
秘书长。此人革命信仰坚定，所以中央派
他协助“保尔”重建江苏省委。

杨光华比初来乍到的许包野更了解
上海的敌情，所以他建议新的江苏省委
领导之间实行“一个人只知道一个地方”
的组织方案，即杨光华只知道宣传部长
的家，宣传部长只知道书记“保尔”的家，
书记“保尔”只知道组织部长的家，组织
部长只知道宣传部长的家。但敌人的手
段也狡猾，他们得知中共江苏省委又新
来了一位书记，便利用埋伏在党内的变
节者诱捕杨光华和许包野，以此作为再
度破坏江苏省委的突破口。

一日，一位姓龚的变节者突然跑到杨
光华住处，说他是中共上海中央局的人，
想见江苏省委新书记，有“中央精神”要传
达，想以此诱骗“保尔”入敌人圈套。由于
实施了“一个人只知道一个地方”的制度，
杨光华还真的不知道许包野的住处。等
此人走后，杨光华马上联系“上线”高文
华，问有无其人。高文华说，他是我原来
领导被捕后的新领导呀！杨光华和高文
华默默对视了半天，也不知姓龚的到底是
不是真正的中央派来接头的“上级”人物。

如此险情，比电影和小说里编织的

故事还要惊险！
杨光华和高文华只得一边接触一边

等待着更多的观察机会，不敢贸然行
动。此时的省委书记“保尔”，每一分钟
都可能处在危险之中。

又是一天，杨光华的住处突然来了
一个陌生人，和杨光华对上暗号后，急促
地说：“我是特工队的，老高让你赶紧离
开此地！现在什么都不要带，直接跟我
走！”

杨光华只得跟着此人走。不一会儿
遇见高文华，高文华又将杨光华带到法
租界的一个文件印刷处。这时，一个工
人模样的人对杨光华说：“龚有问题！敌
人已经查到你的住处，中央局要求你转
移时，龚总建议你去新疆饭店，但正是这
一点使我们发现了龚的可疑之处，因为
中央特科队早知道那个新疆饭店正是敌
人埋伏抓我地下党人的地方。所以虽然
现在我们尚不能判断龚到底是否叛变，

但必须对他采取必要措施了……”杨光
华点点头。
“保尔”的工作仍在秘密进行着。江

苏省委的工作远比想象中的要严峻得
多，每一个党内同级同志，都有可能是暗
藏的变节者。许包野要尽可能做到在自
己遇到不测之时，最大限度地保护好组
织。这个巨大的难题考验着他，也考验
着所有革命者。
“龚被组织隔离起来了，但又被他偷

偷溜跑了……”有一天高文华告诉杨光
华这一消息。“这不是危险更大吗？”杨光
华警惕万分。“所以，我们估计他会迅速
与敌人取得联系，实施对‘保尔’书记和
省委的再一次袭击！”高文华继而说，“而
且从我方掌握的情报看，敌人已经注意
到‘保尔’书记，只是说他太机灵，始终掌
握不了他的具体行踪。因此，你要尽快
把这一情况告诉‘保尔’书记让他特别小
心。”杨光华照办。

突然又有一天，一个店员打扮的人
出现在杨光华面前，神情异常紧张地告
诉他：“高文华可能出问题了，你马上跟
我到新的地方。”杨光华也不知真假，只
得跟此人走。

到了新地址，杨光华一看是龚某人，
不由内心大吃一惊，但立即故作镇静地
问：“你怎么跑来了？听说你环境不好，
不能外出了。”又故意道：“像你这样重要
的党内负责同志，一旦出事，会给党组织
造成极大的损失啊！”

龚一听，马上哭丧着脸，说：“是啊，
我的环境不太好，现在又与中央局失去
了联系，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你看是
不是带我去江苏省委那里暂时住一段时
间，以便同中央局接上关系？”

露马脚了！杨光华心头“噌”的一
颤，这小子真的当叛徒了！他是想利用
我找到江苏省委，找到“保尔”书记，甚至
找到中央局机关更多的线索……

太危险了！杨光华心头想到这些，
马上想到了应对措施，说：“我现在也和
中央局失去了联系，老高又出事了，我
们现在也不住省委机关了，只能今天住
这旅店，明天又换个地方。这样吧，现
在又到了我去接头的时间，你在这儿等

我，等我把新地址要到了，马上来告诉
你。”

说着，杨光华抬腿要走。“慢着，”龚
某拉住杨光华的袖子，说，“你等一下，我
给你写个地址，等你把新地址找到后，就
马上到这个地方来找我。”
“行！”杨光华这下更断定龚某是彻

底地变节投敌了！
我中央特工队开始行动了。这是周

恩来亲自组织的专门为除掉叛徒而设立
的一个特别行动队，也叫“红队”。

除掉龚某的行动困难而且复杂，因
为此人的后台正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的
“王牌”——中统特务总局。

“红队”的行动先是由杨光华给龚
某写个条子，告诉他：“中央局在找你，
请于 9月 15 日到英租界四马路谦吉旅
馆以熊国华的名义开个单间，即时有
人来找。”条子由许包野交给那个丈夫
已经当了叛徒的女人再转交龚某。龚
某接到这张纸条后，心里很紧张，他知
道“红队”的厉害，所以狡猾地说：“我
现在环境不好，我另派人去与中央局
的人见面。”

许包野他们看出龚某害怕的心理，
但又知道他“立功”心切，于是又让杨光
华写纸条说：“中央局领导是不允许一般
人认识的，你若不去，则取消此次见面机
会。”龚某一想也是，既然是中央局重要
负责人见他，不可能随便见个生人。
“那行，完全同意安排！”龚某终于上

钩了！
许包野等人立即联系“红队”，在说

定的地点击杀姓龚的。
当晚，两个黑影闪进谦吉旅馆后，从

登记簿上得知“熊国华”住在二楼 34号
房间，于是悄声上楼，小声敲门与里面的
龚某“对上号”后被邀进屋，随即屋内传
出“砰砰”几声枪响，一时间旅馆内乱成
一片。

黑影趁机消失在夜幕中。不多时，
一辆救护车抵达旅馆，一群巡捕从 34号
房间抬出了血流满身的“熊国华”（龚某
人）……

许包野和“红队”以为“万无一失”，
哪知比电影情节更曲折的事真的发生
了。身负三枪的龚某，竟然死里逃生，活
了过来，并被中统方面安排进英租界条
件最好的仁济医院治疗，且有巡捕严密
守护着。

怎么办？此人实际上已经知道中共
上海中央局书记的情况，并对“保尔”书
记及江苏省委的基本情况也了解不浅，
只是中统特务总局本想钓出更大的“鱼”
而没有让他早下手。现在，一旦负重伤
的龚某苏醒过来，必给中央局和江苏省
委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

形势紧迫！必须立即再作计划，除
掉龚某。

什么办法？“强攻！绝杀！”许包野亲
自和“红队”负责人制订方案。

9月 26 日下午 3时左右，仁济医院
的探视时间到了。4名化装成病人“家
属”的“红队”队员，手持鲜花，向大门紧
闭的病区径直而去。
“哎哎，你们有探视证吗？”门卫将

“红队”队员拦住询问。
“有啊！你看这个……”两支手枪枪

口黑洞洞地对准门卫的前胸。一瞬间，
门卫已被吓得举起了双手。

这时利索的“红队”队员将医院的电
话线切断，随后径直走进龚某的病房。
“你们……”未等龚某反应过来，一

阵枪声伴着“无耻叛徒”的骂声，在病房
内响起。

龚某当场断气。绝杀成功。等大批
巡捕和便衣中统特务赶到医院病房时，
“红队”队员早已安全撤离。

“熊国华被杀事件”一时轰动上海，
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
焰。

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保尔”的工作暂
时有了一定保险系数，曾屡遭毁灭性打
击的中共江苏省委又重新恢复工作……

这是许包野化名“保尔”在上海最为
惊险、紧张与复杂的三个多月“江苏省委
书记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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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 年 9月，由于信阳县委书记被
捕叛变，河南全省地下党的活动基本处
于停滞状态。中央得知后，急令许包野
赴河南出任新的省委书记。

这回“保尔”变成了“老刘”。然而此
次中原之行，许包野没能逃过敌人的眼
线，在一次与当地党组织负责人接头时，
因被叛徒出卖而在旅馆内遭敌人抓捕。

许包野的身份这回彻底暴露在敌人
面前，以至于敌人对他采取最疯狂的毒
刑，企图从他嘴里撬开通向中共中央核
心情报之门……敌人把十根竹签一根根
地插钉在他的手指甲内……
“啊——”一阵阵钻心的疼痛，让许

包野狂叫不息。
“说，把你们的机密说出来！”每一次

昏迷之后醒来，敌人就开始逼供。
“不……我不知道！知道了也不会

告诉你们……”许包野咬紧牙关，愤怒地
回答。
“来，钉他的脚趾甲！”敌人又绑住他

双脚，开始将一根根长长的竹签往许包
野脚趾甲内狠狠插……
“你们……没有人性！你们……终

有一天会失败！”许包野不再狂叫了，只
有低吟的怒吼声，直到再次昏迷。

又一次昏迷。
无奈，蒋介石签发命令，将“共党要

犯”许包野押解到位于南京雨花台的“中
央军人监狱”。
“怎么样？可以招了吧？看看你这

个样，多半要残了！还能为共党做啥事
嘛！像你这么大的领导，如果投靠到我
们国民党，蒋委员长一定会给你个正儿
八经的省长当当……”说客一批批来，但
又一批批失望地走了。
“上刑！”敌人无计可施，只能用更严

酷的毒刑来折磨许包野的肉体和意志。
他们这回玩花招了：用盐水灌他手脚的
伤口，再用小刀割破他的耳朵，扎他的大
腿和小腿，一直到皮开肉绽，而后再用烧
红的烙铁烫其胸脯和肚子……他们想以
此来彻底摧毁这位钢铁炼成的中国“保
尔”。然而，敌人的所有企图都失败了。

许包野直到被敌人折磨至死，都没
有吐出一个对不起党的字。因为伤势过
重，他牺牲在牢房内……时年35岁。

远在老家的妻子——“尔”（叶雁蘋）
一直不知丈夫到底在何方！即使到了解
放后她仍不知其去向……没有人知道
“许包野”是谁。因为老江苏省委的同志
也只知道曾经有个“保尔”当过他们的书
记，但时间不长，而且又是化名，并且同
志之间相互单线联系，所以到了解放后
一直不知其人到底是谁。那位在澄海老
家的妻子叶雁蘋，从青丝少妇一直等到
1982 年重病在身、自知没有多少日子
时，才向人提出要找找自己的丈夫。这
事立即惊动了当地政府和党组织，于是
寻找叶雁蘋的丈夫成了几个省市党组织
的一件大事。

1985年，“许包野”就是“保尔”的事
终于得到证实。广东省正式追认许包野
为革命烈士，并举行了一个重要的纪念
仪式。然而，苦等了丈夫 52年的妻子因
为身体原因没能到现场。几个月后，叶
雁蘋与世长辞，与她离别了半个多世纪
的丈夫在另一个世界团聚……

被乡下妻子苦等 52 年没有任何音
讯的“保尔”的故事，如今被更多人所知
晓、传扬。无产阶级革命家许包野的名
字，也被列在了上海龙华革命烈士纪念
馆和南京雨花台革命烈士纪念馆内，受
到人们永远的瞻仰。

而类似许包野（“保尔”）这样的中国
共产党地下工作时期的英雄，还有很
多。他们为革命信仰和理想、为缔造新
中国牺牲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名字与
精神，永远铭刻在中华大地上……

牺牲在雨花台的中国“保尔”
■何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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